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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成舸 通讯员 李勤
39岁的孔祥峰个头不高，老实的外表并不

引人注目。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70 后”，成果
却颇“高产”。从读博士到现在不到 10 年间，中
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孔祥
峰已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青
年人才类重要方向项目和国家“973”子课题各
一项，这些成绩使他年纪轻轻就在中国动物营养
研究领域“小有名气”。
年初，获颁“2012 青年科学之星”农业领域

奖，令孔祥峰颇感意外。在他自己看来，真正的创
新需要“火候”，而他的创新之路才刚刚开始。

有过迷茫，但不放弃

对科研人员而言，选择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
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孔祥峰和很多年轻人
一样，也有过焦虑，但他没有放弃寻找。

200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攻读中西兽医结合
方向的博士生孔祥峰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论文。
经人介绍，他遇到了伯乐———中科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所畜禽健康养殖研究中心主任印遇龙，然后
进入该所实习。在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研发方向上
继续一年之后，印遇龙建议他换个研究方向。这
一换，让孔祥峰在研究方向上“纠结”了好几年。

2008年 2月，孔祥峰在美国得克萨斯 A&M
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把研究方向换成了胎儿发
育与氨基酸营养研究；2012年 8月，在法国国家
农业科学院作高级访问研究时，他又转向了结肠
微生物蛋白质代谢研究。研究方向一再更换，让
孔祥峰感到有点“迷茫”。
但孔祥峰心里清楚，“迷茫”只是一个阶段性

的状态，他并没有放弃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研发这
一老本行，而是在等待中学习、积累，耐心寻找切
合的可能性。他开始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关注
新东西，思考怎么和原来的方向结合。
在法国的半年时间里，Cell上发表的一篇论

文的结论引起了孔祥峰的注意：妇女孕娠期间，

肠道微生物会发生很大变化，让机体适应胎儿的
发育，同时引发孕娠综合征。他从中受到启发：这
不刚好可以用上自己对肠道和胎儿的研究成果，
再结合原来对中草药的研究吗？
回国后，孔祥峰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印遇龙，

打算将研究方向整合为单胃动物氨基酸营养与
肠道微生态调控与中药饲料添加剂研究，并得到
印遇龙的支持。

创新“慢慢来”

寻找新研究方向的压力暂时缓解后，孔祥峰
打算在第二年依靠新方向来申请国家基金项目。
但这些项目和课题都是“香饽饽”，竞争是免不了
的，出成果也不是那么容易。
“竞争压力会逼着你在项目上求生存，创新

只能慢慢来。”孔祥峰坦言，他对“慢慢来”这三个
字深有体会。
孔祥峰举了个例子：“我之前带一个学生作

研究，他脑袋里想法很多，什么都想尝试，但其实
有一些东西已经被前人证明是行不通的。我苦口

婆心地劝，他不听，结果什么也没做成。”
“您指的‘做成’是什么？发论文吗？”面对记

者的提问，孔祥峰来了兴致，“我认为每个阶段要
做的事情是不同的。”他赞成在研究生阶段“模
仿”就是最好的创新，“只有在‘模仿’中慢慢积累
经验，才会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但“模仿”并不等于“盲从”。孔祥峰准备博士

毕业论文时也与导师发生过争执。导师认为用家
养的兔子就可以完成实验，他却坚持购买专供实
验用的兔子。两人的意见不一，一气之下孔祥峰
十几天没去实验室。“虽然最终还是用了家养兔
子，实验失败了，但之后我重新买了专供实验室
的兔子。”他笑着说，“赢了！”
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孔祥峰学的都是临床兽

医专业，动手能力很强，也和不少企业有接触，帮
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将更
多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开始与试验数据和理论
打交道，但这没有难倒善于学习的他，发表的文
章依旧有效率、有质量。
“不过，以前的同事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如

果只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这是自娱自乐，只

有为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写才是真的写。”孔祥峰
强调，“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只有在某个阶
段我要把论文写好，之后才能谈实际应用。”

日新为道，不息为本

在孔祥峰的手机里，存着朋友发来的一则
段子，他认为很在理。“在西藏，再努力也烧不
开一壶水，说明大环境很重要；骑自行车，再努
力也追不上宝马车，说明公平很重要；男人，再
优秀没女人也生不了孩子，说明配合很重要。
可见外部环境、游戏规则、内部配合对于成功
十分关键。”
孔祥峰认为这三个因素也可以放在创新上，

“宽松的科研大环境下，中科院只要求研究员们
顺着大方向作研究，细节的东西并不管死，加上
公平的制度、家人的关心和团队的合作都对创新
作出了贡献”。
“我所在的畜禽健康养殖研究课题组，导师

都很宽容，这就是外部环境。”孔祥峰说。
另外一条信息来自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所畜牧健康养殖研究中心前主任邢廷铣，他在得
知孔祥峰被评为研究员时发来贺信：“我作为动
物养殖研究中心的老兵，极为高兴，特致祝贺！并
送你八个字‘日新为道，不息为本’。”
“老先生的短信一直被我珍藏着，他这 8个字

讲的就是‘个人努力’，一定要勤奋努力。”孔祥峰
说，“现在我也将近 40岁了，还有 6年时间可以冲
击‘杰出青年’，要趁着还有几年时间拼一下。”
“勤奋努力”这个词在采访中出现了多次，

这也是印遇龙给孔祥峰的评价。在印遇龙看
来，“不做事的研究员”是让人生气的，而孔祥
峰是愿意做事的。孔祥峰从法国回来时，印遇
龙也与他谈过一次，认为“现在是时候解决实
际问题了”。

39 岁，孔祥峰拿到“青年科学之星”奖项，
并希望 45 岁时冲击“杰出青年”。而在这接下
来的 6年时间里，孔祥峰是否会再一次为方向
而焦虑？能否从论文成功转向成功应用，解决
实际问题？答案值得期待。

姻本报记者 廖洋 沈春蕾
“你们所是偏向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发，还

是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
下简称海洋所）所长孙松之前会遇到这样的追
问。
如今，海洋所“一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定位”

很好地对该问题作出了回答：致力于综合性海洋
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立足近海环境演变与
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创新和关键技术的
综合交叉与系统集成，拓展深海环境与战略性资
源探索的先导性研究。
孙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海洋所是从事海洋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
究、高新技术研发的综合性海洋科研机构，研究
所将通过“一三五”战略规划的实施，在我国海洋
科技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力争成为有
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学和技术研究机构。

从近海向深海拓展

在海洋所“三个重大突破”里，围绕当前海洋
科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将研究领域从近海向深
海拓展，“这也是海洋所在未来要完成的一项科
研转变。”孙松告诉记者。
第一，在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的新认知、新品

种和新生产体系上要实现大突破，该研究在我国
的近海领域开展。
孙松表示，我国海水养殖业已经历 30年快

速发展，目前面临近海资源衰退、环境压力日趋
增加、产品品质下降等突出问题。
对此，海洋所一方面推进牡蛎、对虾等重要

养殖生物的基因组研究，率先构建了牡蛎全基因
组序列图谱，揭示了牡蛎对潮间带逆境适应分子
机制及贝壳形成复杂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
Nature上发表，将开辟海洋生物免疫防治新途
径；另一方面选择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等海区及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集约化、工厂化养殖新模式，
构建生态高效海水养殖新生产体系，保障我国海
洋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中国近海环境演变机理与生态灾害

发生的预测和防控上要实现大突破。孙松指出，
该领域既包括近海也延伸至深海，是海洋所从近
海迈向深海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
“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海洋所将重点围绕

黄海、东海海域开展综合集成研究，逐渐完善中
国近海观测网络，结合科学考察船项目，进一步
拓展研究海域。
第三，在热带西太平洋环流变异及其对气

候、环境的影响上要实现大突破。
热带西太平洋环流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是国际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提高中国
近海海洋环境、防灾减灾和海洋保障能力这一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由海洋所项目组布放的 6100米水深
棉兰老潜流区深水潜标已分别于 2011年 7月和
2012年 12月成功回收，截至目前共获得长达 25
个月的直接测流数据，并且布放了新的潜标以期
获取更长的时间序列。

探索海洋资源环境

在此基础上，针对海洋资源和环境面临的问
题，海洋所确立了“五个重点培育的方向”。

方向一是西太平洋地质演化与沉积记录。西
太平洋作为全球构造最复杂、海—陆能量和物质
交换最强烈的海域，也是开展综合地质和环境研
究、推进我国深海探测技术发展的重点靶区。

孙松表示，随着“十二五”战略的深入，将依
托科学号考察船和海洋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融合高性能超算、大容量地质样品库等，研发新
型海底探测和取样技术，迅速提升深海探测能
力。
方向二是深海环境综合探测研究，该方向是海

洋所在“十二五”期间走向深海研究的重要部署。
记者了解到，海洋所正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依

托科学号考察船，对西太平洋有代表性的海山和弧
后盆地热液系统等典型深海环境，进行多学科综合
研究。
比如，完善样品采集和深海探测能力，筛选研

究靶区，重点揭示海山生态系统—洋流相互作用关

系，研究典型海山的成因、类型、沉积环境与资源潜
力；探索热液产物对西太平洋底层水环境、沉积环
境和岩石环境的影响机制；研究典型深海环境中生
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探索极端环境微生物群落
结构及生命过程。
方向三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与分子系统演化。海

洋生物分类和多样性研究作为海洋研究所的传统
特色学科，经过 60余年积累，会聚了一支研究力量
雄厚、划分门类齐整的海洋生物分类与多样性研究
团队。
孙松说：“我们将在发挥传统优势基础上，结合

现代分子生物学及生物信息学的理论和技术，开展
海洋生物的区系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重要 /
关键海洋生物类群的系统发育重建，以及海洋底栖
生物（微型、小型和大型）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特点
及演变机制研究。”
方向四是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与生物能源发掘

利用。孙松表示，以海洋高新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海
洋药物、海洋活性产物、海洋生物质能等，将逐渐发
展成为新兴战略性海洋产业群体。
方向五是海洋环境腐蚀与生物污损防护技术。

据国内外的腐蚀调查结果，腐蚀造成的直接损失占
当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 3%～5%，而一般认为海
洋腐蚀造成的全部损失至少占 1/3以上。
孙松告诉记者，通过培育海洋环境腐蚀与生物

污损防护技术研究，海洋所已建成国家海洋腐蚀与
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关于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

结构保护的 2项国标和 6项地方标准已获得批准。

协同支撑科技布局

在海洋所的科技布局中，60%的科技力量集中
部署在“近海环境演变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
论创新与关键技术的综合交叉与系统集成”领域，
30%的科技力量集中部署在“深海环境与战略性资
源探索探测的先导性研究”及有关探索领域，10%的
科技力量从事以“海洋生物分类”等为代表的基础
学科，简称“6-3-1”，该科技布局也直接体现到海
洋所的“一三五”战略规划之中。
在科技支撑上，海洋所将在“十二五”期间，

形成近海以科学三号为旗舰、深远海以科学号为
核心、陆基支撑为保障的自中国近海到深海大洋
的系统科学调查研究能力。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孙松强调，海洋所要
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有序推进，
适度扩大队伍体量、调整配置结构。

围绕“一三五”战略，海洋所以重大科技产出
为导向，设立“三个重大突破”首席科学家、“五个
重点培育方向”责任科学家或学术带头人，重点
加强海洋技术支撑队伍的建设。

海洋所将进一步推进创新活动分类管理，提
升研究所综合管理水平，保障“一三五”战略目标
的实现，不断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

对于一个已有的研究领域，如果你
的研究证明了前人成果的正确性，那么
你的工作不算创新。

只有当你的研究纠正前人的认识，
或者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过的现象或
规律，那么你的研究才算是创新。

创新意味着超越：超越前人、超越
一切外国权威和中国权威。所以，对一
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对前人的工作要崇
敬，但不可迷信；迷信有违科学创新的
本质属性。

但是，中国科技界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开始了一种“迷外”的风气。文章以发
表在外国刊物上为高人一等；水平以与
洋人凑到一起为国际水平；不少大学和
研究所都在翘首企盼洋人的加盟以提
高政绩或身价。

少数人“迷外”不要紧，要命的是很
大一部分高校和研究所的科技管理人
员，甚至企业的管理人员、社会部门的
管理人员，都将洋人高看一等。

例如，不少大学和研究所的招聘
条件特别强调对外国专家或海外背
景人士的优先考虑。如此，科技工作
者被人为地分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
是洋人；一等的是海外留学的或有海
外背景的；二等的是院士；三等的是
“973”首席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百千万工程获得者；四等、五
等、六等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这不正常。
首先，外国人不一定比国人水平

高。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亲身感受。
别的领域我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研究
的领域肯定如此。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白
皮肤人的 IQ一定比黄皮肤人的要高。
外国人能够发现的东西，我们也能够发
现；一些领域外国人做得好些，那是因
为他们开始得早。如果同时做、同样的
条件下做，中国人的研究不会比外国人
差。

一些管理人员不了解这个情况，制
定了一些“迷外”的政策。这不仅造成了
科研资源的浪费，而且实际上是逼着国
人将研究成果白白与外国人分享。
“迷外”的第二个危害是打击了本

土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

2010年总数超过 300万。这是何其庞
大的科技力量！但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得
到充分发挥，必须人尽其才，否则就是
巨大的人才浪费。

如果把有限的科研经费集中到少
数人身上，撇开了大多数，那么中国科
研总体水平的提高是困难的，科技强国
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

平心而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一
定会认同，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如
果科技体制能够理顺，如果能够充分发
挥所有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拿个
诺贝尔奖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反之，如果当前的科技体制不进行
正确的改革，资源一直得不到合理分
配，科研资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科研人员人心越来越散失，那么，除了
用大量的钱制造一些表面的繁荣以外，
科技对国家发展应该起的作用殊难实
现。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在《论十大
关系》这篇文章中还说过：要充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
务。科技的事业是千万人的事业，不是
区区百人、千人的事情。

把千千万万人的事业当成百人、千
人的事情是简单化的做法，是实现不了
要达到的目标的。

作为一个经历过上世纪 80 年代
的“60 后”科研工作者，我深深地怀念
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的激动
心情。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
的声音在广播里响起：我们民族历史上
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
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
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力地拥抱这
个春天吧！那个时候的我们热血沸腾，
每个人愿自己的每分钟心跳都是为祖
国的科技事业奉献和力量。

可是，经过 25 年的科技体制改
革之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作为大多
数土生土长、埋头苦干的科技工作者
不断被某些科技政策冷落的时候，当
我们因为不走关系、不施粉饰而为科
研经费窘迫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专
心作研究？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但我能够代
表大多数土生土长或漂洋过海的普通
科技工作者，要大声说：请不要忘记我
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做科技强国的
一分子！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迷外”
如何创新？

姻吴亚生

说道

关注“一三五”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立足近海协同探索深海大洋

创新的“火候”

关于创新，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研究员、2012年农业领域“青年科学之星”孔祥峰看来，“迷茫”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状态，而竞争压力会逼着你在项目上求生存，“创新只能慢慢来”。

孔祥峰正在进行
氨基酸分析实验。

李勤摄

海洋所正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依托科学号考察船，进行
多学科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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